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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智时代的教师存在:
现实困境及其突破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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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数智时代,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推进“互联网+教育”的关键,但智能技术的革命使得教师存在面

临多重困境:智能技术弱化教师的自然身体存在、削弱教师的教学话语权、降低教师的身份认同,使教师陷入

身体“式微”、知识祛魅和价值焦虑的困局。数智时代,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体,其存在由身体场、知识场、

价值场共塑,身体场发挥基底作用,知识场承担教育的核心职能,价值场是教师角色的立身之本。通过理论

审视教师存在所面临的现实困境,提出以下突破路径:“技术具身”是技术现象学视角下教师身体存在路径,

在教学实践场域应彰显教师身体的教育价值,摒弃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,选择具身化的智能技术;“对话式教

学”是对话教育理论下教师教学话语权构建路径,通过“师、生、机”的协同对话可不断生产新知识、培养批判

性思维;“情感”作为互动主体、互动符号与互动环境变革所承载的中介要素,其交往是符号互动论视角下教

师身份认同提升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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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21世纪开始,全球出现以人工智能、物
联网、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,世界各

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

作用。2021年,我国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

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推荐

遴选工作的通知》发布,提出探索以新理念、新
技术、新模式解决教师队伍建设突出问题,提

升教师专业素养[1]。同年,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

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

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》颁布,指出应利用人

工智能技术助推教师队伍建设,为教师改进教

学提供依据[2]。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应用

的不断拓展,智能技术在提升教育教学效率的

同时,也改变了对于学校、教师、学生的定义[3],

并动摇了“教师存在”的地位,引发了“以人为

主体的教师”的存在与合法性危机[4],可能改变

或重新定义“存在”的概念[5]。哲学存在论本质

地反映了数智时代人类何以生存在真实世界

和虚拟世界的双重境遇中[6]。已有研究从教师

存在的伦理内涵[7]、历史承载[8]和时代发展[9]

等维度对此进行了论述,本文拟从哲学存在论

角度出发,探究数智时代教师存在困境,进而

明晰数智时代教师存在实现路径。

一、数智时代教师存在面临的现实困境

智能技术的发展重塑了教育生态,使教师

存在面临多重现实困境。首先,教师的身体存

在被弱化,面临身体“式微”的困境;其次,教师

的知识教学价值受到挑战,教师地位逐渐边缘

化,进一步加剧教师存在的困境;最后,教师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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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价值焦虑的深层困境,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

性,忽视教育的人文价值,使得教师陷入价值

焦虑。
(一)身体“式微”:技术弱化教师自然身体

存在

教师的身体存在可以分为自然身体存在

和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社会身体存在[10]。数

智时代,技术物在教育教学中的过度使用弱化

了教师自然身体存在,使教师群体面临身体

“式微”的困境。

自然身体指教师生理意义上的身体,即由

生物组织和器官构成的实体。虚拟教学场域

中,教师的自然身体存在逐渐被虚拟形象或数

字人所替代,教师的动作、表情、听觉被数字符

号掩盖。但技术对教师自然身体存在的削弱

并非完全意义上的“替代”,而是一种功能性替

代,即技术取代了教师自然身体的原本功能。

例如:教师双手原本具有的板书、绘图功能等,

逐渐被视频动画、虚拟现实等取代[11];教师的

身体语言(如面部表情、身体动作等)所传达的

教育信息在数字化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,逐渐

被遗忘或悬置[12]。数智时代的在线教育使得

教学的发生不再依赖于师生物理身体的“共
在”和交往,教师可以在课前录制相关教学内

容并在教学场域中逐渐“退场”,由此使教师自

然身体存在逐渐被弱化。

然而,技术物只是对身体的部分模仿和抽

取[13],不应该由此削弱教师的自然身体存在,使
教师逐渐成为教学场域的“透明人”,让其身体只

是维持在场的状态而并无实际的教育意义。
(二)知识祛魅:教师教学话语权旁落

智能技术的涌入使得知识从高高在上、仅
能部分人“独享”变为人人都能“共享”[14],知识

逐渐“祛魅”。尽管教师熟知某一学科领域知

识,但学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习得新知识,从
而无形中削弱了教师的教学话语权,一定程度

上使得教师教学陷入危机。

一方 面,教 学 中 知 识 传 递 方 向 发 生 偏

移[15],教师教学的知识权威受到挑战。在传统

的灌输式教学中,教师占据主导地位,师生主

体间的地位存在较大差异[16];数智时代的知识

由金字塔结构逐渐变得扁平化,成为网络使用

者触手可及的一种存在,教学中的知识由静止

状态演变为快速流动且不确定的动态知识。

学生通过网络可以接触海量知识,教师知识的

权威地位面临挑战,教师失去知识生产的垄断

地位[17]。

另一方面,知识生产和更新速率过快使得

教师教学不再一劳永逸。智能技术的发展使

得知识从“原子赋型”向“比特传播”变革[18],知
识的生产速度加快导致庞杂的教育资源和海

量知识内容的出现。教师作为教育资源的整

合者,在时间和精力都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对知

识进行加工并整合形成知识网络[19],为学生提

供适宜的教育资源,是其必须直面的问题。知

识冗余在加重教师负担的同时,也对教师教学

话语的权威地位造成冲击。

数智时代,教师面临来自“数字原住民”的
教学压力,需要付出更多的教学成本,教师在

教学中的话语权日渐“低迷”。因此,走进教学

场域的教师、学生抑或智能技术需要进行新的

话语协商。
(三)价值焦虑:技术降低教师身份认同

教师的身份认同于教师个体而言是指其

自我的一种归属感,是教师个体与社会发生联

系并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。教师在与学生的

交往中建构自身的认同感。数智时代,技术的

发展既弱化了师生间的情感交往,也使得教师

个体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。

一方面,与学生交往是教师存在的本体论

意义[20],师生交往的在线化容易导致师生间情

感交流的缺失,并进而导致教师社会身份认同

的危机。泛在化教学使得师生间缺少了流动

的信任感和亲密感,虚拟场域中的师生互动使

得教师和学生间的情感体验逐渐被量化。不

可否认,算法能够解决部分师生交往的情感问

题,但其依据的并非教师的专业素养[21]。师生

间的情感交往借助虚拟的数据、符号、编码等

中介,使学生成为量化的数据,教师成为有算

法可循的“量化物”,由此削弱了教育的价值

性、育人 性 和 生 命 性,也 降 低 了 教 师 的 身 份

认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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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,教师面对智能技术重构的教育

世界感到无所适从,教师个人身份认同面临危

机。智能技术的涌入使得固有的教师角色定

位不复存在,沮丧感、焦虑感、无用感广泛存在

于教师队伍中[22]。同时,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

术、具有较强自主性、能够在课堂中通过自然

语言交互完成特定教学任务的智能教师(如AI
好老师、北极星AI助教等)与人类教师同构了

“双师”课堂[23]。尽管智能教师为学生提供了

知识传授、问题解答等服务[21],但其在分担教师

课堂负担的同时,也增加了教师应然自我和实然

自我之间的张力,引发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[24]。

综上,数智时代,教师存在所面临的现实

困境表现为智能技术弱化教师自然身体的存

在、削弱教师的教学话语权、降低教师的身份

认同。现阶段,智能技术的应用进入深水区,

但并没有与教师个体形成“知觉—行动”的整

体[25],仍处于“人技分离的教学者”阶段[26],教
师存在所面临的多重困境亟须找到突破路径。

二、数智时代教师存在困境的理论审视

面对教师存在的现实困境,拟借助技术现

象学、对话教育理论和符号互动论为数智时代

教师存在的重塑和教育价值的回归探明方向。

首先,技术现象学为理解教师身体存在提供理

论视角,关注技术与教师身体的交互关系;其
次,对话教育理论为教师知识教学提供新思

路,师、生、机三者间通过平等对话实现知识共

建;最后,符号互动论为缓解教师价值焦虑提

供指引,通过观照教师主体、符号间互动的意

义,重塑教师存在的价值。
(一)技术现象学下的技术具身

唐·伊德(DonIhde)基于宏观知觉提出四

种“人—技”关系,从而避免了研究中单一主体

或客体的局限性,为系统认知教师与技术之间

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分析视角。伊德以知觉

为居间调节因素思考身体与技术发生关系的方

式,强调技术在揭示世界时起到“居间”作用,并
形成具身、背景、解释、它异等四种关系[27]。

教师身体与技术之间形成的理想关系应

该是具身关系,即“(教师—技术)→教学”这样

一种意向结构[28]。具身关系强调教师通过技

术延伸自己的知觉感官并让技术逐渐“抽身而

去”达到最佳状态,技术以接近透明的状态与

主体融合为一个知觉行动整体[29],如教师使用

数字投影、云录播系统、智写板等智能教育技

术。技术延伸了教师的感官功能,形成具身关

系的技术与教师共同承担起知识教学的使命。

当教师借助技术觉知世界时,技术融为教师身

体或知觉的一部分,进而转变或修正对世界的

知觉经验[30],形成技术具身。广义而言,技术

具身涵盖整个走向技术具身过程中所包含的

全部状态,是人与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互

作用状况的统称。从发生关系上看,动态的技

术具身指在横断面上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借助

“对我而言作为技术的技术”与世界打交道的

存在状态;从时间脉络上看,技术具身涵盖存

在论主体不断向具身状态发展的过程[28],不仅

有作为存在状态之义,而且包括人技关系动

态、实然的演变过程。

教师的技术具身既指向教师在智能技术

工具层面的“上手”,又指向教师意向性和技术

意向性二者的融合[31]。首先,从“在手”状态到

“上手”状态的过程是技术具身的过程。以科

大讯飞的阿尔法小蛋、有道智能词典笔等为代

表的独立存在技术物逐渐走入师生视野,成为

不可忽视的“他者”而被教师和学习者所觉察,

主体明显意识到技术的存在并能识别其“在
手”状态。当教师借助智能技术提高教学的效

率和质量,智能技术成为教学过程的“中介”,

呈现并解释相关的知识内容,教师与技术间不

断调整和交互即是“上手”的过程;当教师熟练

使用智能技术并忘却技术的存在和边界,达到

“上手”的目的,则教师的技术具身形成。其

次,技术具身是教师借助技术延展自身意向的

过程。技术意向性指技术朝向现实特定层面

的定向性[32],即技术对使用者行为的引导和指

向,如同技术设计者将所期待的行为方式铭刻

在技术人工物中[33]。同样,教师对技术的应用

正是教师教学意图的体现。教师选择不同的

技术折射出教师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方法,因此

技术具身涉及技术意向性与教师意向性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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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调试[34],即教师将技术的内置逻辑与自身

的教 学 意 图、教 学 理 念 进 行 转 译 和 创 造 性

融合。
(二)对话式教学中的知识生成

保罗·弗莱雷(PauloFreire)的对话教育

核心思想指出,对话是知识再生产和再创造的

过程[35]。对话式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具有平

等意识和多边互动、建构生成[36]。智能技术的

发展赋予对话教育理论新的内涵,教学不再是

单向传递的过程,而是在多元主体间的对话和

意义协商过程中共同建构[37]。

首先,智能技术丰富教育的对话主体。数

智时代,对话式教学超越人际对话,拓展至人

机对话。在线交互的对话式教学避免了传统

独白式教学缺乏主体间交互的弊端,打破教学

面对面的时空限制,使得对话得以发生在处于

不同地域的师、机、生之间[36]。知识的建构需

要依靠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,当持有不同观

点的对话者进行阐述、争辩时,真正的对话式

教学才得以实现。学生通过与智能技术的交

互自主开展知识学习,教师与学生通过智能平

台以虚拟人的身份进行对话,人与技术成为教

育场域对话的主体,对话的过程包含学习者的

问题输入和智能技术的文本响应[38]。因此,在
在线对话式教学中,智能技术所提供的硬知

识[39]、学生所获得的即时性碎片化知识和教师

所拥有的软知识[39]同时存在,并在三者的对话

过程中生产新知识。

其次,智能技术使得教育发生在多边对话

空间中。数智时代,教学的对话空间具有不确

定性和多边性特征,包括个人空间和不断扩展

的公共空间。在个人空间中,教师、学生、(智
能技术所提供的)学习资源三者持续对话,推
动各自所拥有的知识不断更新与演进,为进入

公共空间开展对话做准备。当教师与学生步

入智能技术所搭建的联通开放的教学场域中:

从空间维度上,新声音与旧声音的碰撞意味着

对话主体需要不断扩展个人的知识边界[37];从
时间维度上,智能技术为超越时间的对话提供

介质,使发生在不同时间层面的对话得以交

融;从内容维度上,借助网络平台的教育对话

内容以文字、语音、视频等形式留存于网络云

空间中,便于学生进一步回顾与反思[40],由此,

跨越时空边界的对话式教学得以完成。

最后,数智时代对话式教学的影响是多元

的。一方面,数智时代的教学对话关系已经扩

展为人与自我、人与人、人与机器、人与虚拟世

界的多元对话关系[41],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成为

教学话语权的主导者,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教师

和学生双方都应该听取多种声音,不断拓展个

人的认知边界;另一方面,对话式教学不仅仅

是多元主体间的知识传递,更是不同主体间思

维模式、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碰撞,教育者通

过对话式教学激发学习者思考,引导学习者形

成独立的见解和判断[37]。
(三)符号互动论中的价值体认

乔治·赫 伯 特·米 德(GeorgeHerbert
Mead)的符号互动论认为,人类创造和运用符

号,并通过识别他人使用的符号、运用符号进

行自我认识,对情境进行理解、作出反应并发

生人际互动[42]。教师的身份不是给定的,而是

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生成的,并在恰切的师生关

系中凸显。因此,数智时代教师身份认同即教

师对个体自我的感知,并在智能技术应用的教

育情境中、在与学生的不断互动中逐渐建立。

首先,教师情感的生成离不开主体间凭借

“符号”的有效互动。教学过程的实质就是各

种教学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。所谓“教学符

号”,即承载文化内容、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,

表现为语言、文字、图片等的文化科学知识和

技能[43]。情感 的 产 生 可 以 视 为 个 体 与 他 者

(物、人)交往的结果,因此在不同教学符号的

互动中教师情感得以生成[44]。传统物理空间

中的情感交往是师生间通过面对面的表意姿

态符号直接完成,如面部表情、肢体动作、身体

动作等符号。智能技术的涌入改变了师生交

往的互动符号和互动环境。技术符号的出现

不仅创造了非在场的教学场域,而且将教师隐

藏在网络连接的数字代码之后,教师通过技术

符号与学生进行情感交往,从而改变了师生情

感交往的介质与形态[45]。如教师应用学习者

情感建模系统、多模态数据驱动的情感分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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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面部表情的学习困惑自动识别等智能化

技术进行情感识别。

其次,意义产生于互动,教师身份认同是

教师主体在与环境、符号的互动过程中建构

的。已有研究对于教师的身份认同普遍关注

的是教师专业认知方面的认同,而忽视了教师

个体情感维度的认同[46]。正是通过主体、环
境、符号间的有效互动,教师得以产生一定的

情感,教师的身份认同才获得实际意义。在特

定的教育情境中,教师通过情感上的专业表现

扮演特定身份,同时又通过互动获得的情感体

验反馈、评价和调整自我身份,二者间是相互

作用和建构的过程[22]。当教师获得兴奋、自
信、自尊等积极的情感体验时,教师自身积极

的情感认同得以强化,使教师能主动适应教育

教学改革,并充分调动自身的潜力以适应数智

时代的教育变革,形成符合数智时代要求的教

师身份;当教师获得焦虑、烦躁、挫败感等消极

的情感体验时,教师会形成消极的情感认同,

并畏惧数智时代教育变革的实施。因此,教师

情感与身份认同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,无论教

师在与环境、符号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何种情

感,都将引发教师自我身份认同的变化,并对

自我身份进行重新认知和评估[22]。

三、数智时代教师存在困境的突破路径

面对智能技术发展给教师存在带来的多

重挑战,需要积极探寻未来教师存在困境的突

破路径。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体,其存在由

身体场、知识场、价值场共同塑造。身体场发

挥基底作用,言传身教为教学提供身体实在基

础,教师需要摒弃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,选择

具身化的智能技术以彰显身体的教育价值,由
此教师走进教育实践场域中;知识场承担着传

递教育内容的核心职能,智能教师的介入形成

“师—机—生”的新型对话格局,双师协作为寻

求二者的最佳发展向度提供契机,并在人机协

同对话中不断生产新知识和培养批判性思维;

价值场作为教师角色的立身之本[17],情感作为

主体、符号、环境互动的中介,为教师身份认同

赋予实际意义。基于上述思路,提出以下数智

时代 教 师 存 在 困 境 的 突 破 路 径:“技 术 具

身”———技术现象学视角下教师身体存在路

径;“对话式教学”———对话教育理论下教师教

学话语权构建路径;“情感交往”———符号互动

论下教师身份认同提升路径。
(一)身体场:彰显教师身体的教育价值

从前述可知,“技术具身”指智能技术融入

教师的生命系统以强化教师的身体存在,表现

为技术工具加持下的身体技能的进步。教师

的“技术具身”不是技术场,而是身体场[47],即:
技术需要与教师身体融合并成为教师身体和

教学实践的一部分,技术的作用和影响也通过

教师身体来实现,教师身体成为技术作用和教

学实践发生的“场”。
教师使用的技术工具不直接作用于学习

者,直接作用于学习者的是教师的身体,因此

数智时代,应彰显教师身体的教育价值。首

先,促进多重感官交互,协调“身”与“体”的差

异。数智时代,教师“身”与“体”的统一性被打

破[48]。从外部环境来看,教师需要依托当前数

字孪生、区块链、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,赋能多

元感官的交互,调动各感官参与,延展教学的

深度与广度;从教师主观能动性来看,教师需

要匹配多元感知的教育场景,创造集声音、画
面、文字、动作于一体的教学场域,如在不同的

教学实践环节融入多样的教学用具,从而调动

学生 的 具 身 体 验,在 身 体 实 践 中 完 成 教 育

教学。
其次,摒弃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,技术仅

作为代具延展教师的身体存在。由于教师主

体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,如教师知识容量的局

限性、信息加工的片面性和重复工作导致的职

业倦怠等[8],技术作为代具延展教师的身体,为
教师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,因此教师才会对技

术产生“上手”的动机。智能技术的使用价值

在于解放身体、激发身体的潜能,诸如数字投

影、云录播系统等都是教师的具身工具,与教

师融为一体,强化教师的身体存在。
最后,选择具身化的智能技术。教师是

“技术具身”的主体,需要什么技术、什么时候

使用技术、如何使用技术均由教师自己决定。
扎根于教育现象、教育原理和教育规律运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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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才是具身化的技术,不能强化教师存在乃

至弱化教师存在的技术是无用的、没有完成具

身化的技术,最终只会沦为“装置”而存在于教

育环境中,成为教育环境因素和教育内容要

素。因此,教师需要选择融入教育理念和教育

要素的具身化教育技术产品。
(二)知识场:人机协同对话培养批判性思维

人类教师存在的功能性不足为其与智能

教师的协同带来可能。对话式教学中师、生、
机三者间的不断对话,不仅促使师生积极建构

个人的动态知识网络,而且能使其在对话教学

中培养批判性思维。
一方面,人机协同对话关系确立。数智时

代,智能技术的介入改变了“师—生”间直接交

往的传统教育格局,形成“师—机—生”的新型

对话教育格局,技术的间接干预使得“师—机”
“生—机”之间通过人类语言和机器语言得以

开展进一步的深度交流[49]。以人工智能为核

心技术、通过与学生交互为学生传递知识的智

能教师和人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各司其职,根
据各自的优势进行教学分工,协同开展教学活

动,二者在知识生产和教学中具有平等的地位

和话语权。双师协作为寻求二者的最佳发展

向度提供了契机[23]:智能教师减轻人类教师的

教学负担,人类教师促进智能教师的智能最大

限度地发挥作用。
另一方面,人机协同对话培养批判性思

维。未来社会以其不确定性、不可控性、无法

准确预知等特点深刻改变着教育场域,知识的

积累和传递不再是教学的首要目的。对话是

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载体,教师不仅在与学生和

自身的对话中通过提问、思考和回答反思自身

的教育教学过程,而且通过与智能技术的对话

使得自身不再单向度地使用技术,同时也使得

智能技术得以在课堂中发挥最佳功效[36]。在

教育教学过程中,智能教师通过机器语言为学

生完成针对性、体系化的知识传授,达成知识

“量”的积累和及时传递;人类教师通过问题链

的形式不断激发学生思考,引导其形成独立的

见解和判断,促进其思维的发展和文化的传

承,实现知识“质”的突破。因此,数智时代在

“师—生”两者的对话中融入人机对话,例如教

师引导学生使用ChatGPT、DeepSeek等生成式

人工智能可反思和批判自身的观点,通过不断提

问促使学生全面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内容,并发

现自身存在的知识漏洞和认知局限[50]。
(三)价值场:以情感要素统领教师身份认同

马文·明斯基(MarvinMinsky)指出,情
感先于理智存在,人工智能只有智力,没有情

感,不是真正的智能[51]。情感交往使得教师的

身份认同获得实际意义,因此数智时代,教师

在与符号、环境不断互动中产生情感,情感成

为教育实践中符号与教师互动的中介,统领教

师的身份认同[22]。
首先,关注数智时代符号与环境变革所承

载的情感要素。一方面,数智时代的互动符号

发生变革,智能技术所衍生的虚拟交往使得教

师更加依赖虚拟表情符号、颜文字、表情包等

数字符号表达自身的情感。教师不仅需要考

虑符号本身的表意功能,而且要关注它们在特

定教育场域、不同教育对象上的情感传递效

果。另一方面,智能技术打破教育的时空限

制,将割裂的社会空间杂糅,营造出超时空的

教育场域,使教师能主动融入数字化生存的进

程中。智慧教室、虚拟教室等联通的互动环境

的出现,要求教师与时俱进地学习相关技术知

识并提高智能教育素养。教师在这一进程中,
不仅需要习得技术层面的互动方式与互动符

号,更要理解学生视角下不同符号所蕴含的情

感价值,以此平衡二者之间的张力。
其次,观照教师互动中的情感交往,统领

教师的身份认同。一方面,智能技术有效融入

师生情感交往的全过程,通过有效识别师生双

主体的面部表情、身体姿态,营造超时空的教

育情感氛围,使师生主体情感需求可视化,并
有效调整二者间情感的输入与输出。例如教

师借助智能技术收集学生情感的海量数据并

形成多模态数据集[21],利用情感计算系统实现

提取、监测、预推断学生情感状态和分析其情

感发生机制的功能[52]。另一方面,人类教师发

挥情感优势弥补机器参与下情感交往的疏漏,
给予学生知、情、意、行等多方面的影响,并引

导学生形成正确看待智能技术的情感态度和

价值观[53]。教师在与学生的情感交往中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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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反馈并作用于教师的身份认同。

四、结语

存在论视域下对教师何以存在的深入思

考,是数智时代教师队伍建设逻辑的深层追

问。未来的教育教学场域,人类教师和智能教

师将各司其职、协同发挥育人作用。虽然智能

教师在学习诊断与评价、能力与素养测评、个
性化教学与指导、学业生涯规划等多方面起到

多元化的作用[54],但其在教书育人、知识传授、
守护人性[9]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,由此更

加凸显数智时代人类教师超越智能教师而存

在的重要性。未来,教师存在的重心将从知识

传递转为关注学生成长,教师将主要发挥创

新、复杂决策、情感关怀与激励等人类所具有

的优势,为学生传递道德、情感、价值观和教育

实践智慧,实施更加人本且个性化的教育教

学[55],激发学生个体的潜能以培育整全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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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ExistenceofTeachersintheAgeofDigitalIntelligence:
RealisticDifficultiesandPracticalPath

MARuiting,LVHanxue
(DepartmentofEducation,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,Shanghai200062,China)

Abstract:Theconstructionofteacherteamintheageofdigitalintelligenceisthekeytopromoting
“Internet+education”.However,therevolutionofintelligenttechnologyhasplungedteachersinto
multipledilemmas;thetechnologyweakensthephysicalpresenceofteachers,erodesteachers􀆳peda-
gogicaldiscoursepowerandlowersteachers􀆳senseofidentity,trappingthemintoapredicament
markedbythe“diminishment”ofphysicalpresence,thedisenchantmentofknowledgeandvalueanxi-
ety.Astheprimaryagentofeducationintheageofdigitalintelligence,teacher􀆳sroleisco-shapedby
threeinterrelateddimensions:thephysicalfield,theknowledgefieldandvaluefield.Thebodyfield
playstheroleofthebase,theknowledgefieldassumesthecorefunctionofeducationandthevalue
fieldisthefoundationoftheteacher􀆳srole.Throughtheoreticalexaminationofthepracticalchallen-
gestoteachers􀆳existence,thisstudyproposesthefollowingpathwaysforbreakthrough:“Technologi-
calEmbodiment”,thephysicalexistencepathundertheperspectiveoftechnologicalphenomenology,
offersapathtoreaffirmteachers􀆳physicalpresenceineducationalpracticeandcallsforabandoning
therationalconceptoftechnologysupremacyandadoptingembodiedintelligenttechnology.“Dialogic
teaching”isareconstructionpathofpedagogicaldiscoursepowerunderthetheoryofdialogueeduca-
tion,whichcontinuouslyproducesnewknowledgeandfosterscriticalthinkingthroughthecollabora-
tivedialoguesamongteachers,studentsandmachines.“Emotion”,anintermediaryelementinthe
changeofinteractivesubject,symbolsandenvironment,isapathwayforenhancingteachers􀆳senseof
identityfromtheperspectiveofsymbolicinteractionism.
Keywords:digitalintelligenceage;teachers􀆳existence;physicalexistence;knowledgeteaching;identi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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